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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勰髓
，，

遮蔽了什么？

—

重读 《那儿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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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：

年 《那儿 》 的发表被视为
“

底层文学
”

与
“

底层话语
”

形成的标志 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在把
“

工人阶级
”

重新带回到各种理论和思想争论的 中 心时 ，
也暴露 出无法进入中 国 工人阶级形成 、 分化的历 史脉络 ，

无法把

握市场在破坏中 国工人阶级的 同 时
，
也再造 了这个除级的现实 。 本文正是通过重新解读 《那儿 》 ， 剖析 出

“

底

层话语
”

如何在
“

去政治化
”

的逻辑的主导下 ，
既遮蔽 了新 甲 国 第

一代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建国运动 中 获得

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 ，

又无法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分化和溃败做 出 内在的历 史分析 。

关键词 ：

《 那儿 》、 叙事 、 阶级意识 、 底层话语

年 《当代》 第 期发表了曹征路的小说 《那 了文学文本的阐释语境 ， 尤其是稍后发生的
“

郎咸平

儿》
， 触发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， 小说直 事件

”

不仅更为直接地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将 年代

面国企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和传统产业工人底层 以来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直观地凸显了 出

化的社会问题 ， 塑造了一位在改制中反抗
“

化公为私 、 来
，
而且把对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迅速地延伸到对市

侵吞国有资产和空手套 白狼
”

，
这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场及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 ， 年汪晖发

不平等和不公正现实的工会主席朱卫国的正义形象 ， 表长篇调查报告 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》 ，

为了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 ， 朱卫国失败乃至 自 杀的故 更是在事实层面上把改制过程中 国有资产流失和宏观

事 ， 揭示出 中国社会向市场机制转型过程中滋生出来 政策导向之间的关联勾连了 出来 。 正如报告的标题突

的不平等和私有化的 问题 。 《那儿》 的发表被视为进入 显了工人的位置 ， 工人在这篇报告中并摆脱了不能
“

发

新世纪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 ， 不仅引发了文学 声
”

的 、 匿名的群体的位置 ， 而变成了能够主动对抗

内部关于
“

底层写作
”

和
“

新左翼 等重要话题及讨 不公正的
“

私有化
”

的行动主体 ， 于是 ， 报告在深描

论 ，促成了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 《那儿》 市场扩张触发的不平等的问题时 ， 也使我们在通裕集

的 出现使得
“

小说
”

再次成为作家言说当下 、 把握现 团职工失败的抗争中看到 了再造阶级的可能性 。 这些

实的方式 ，
文学又

一

次恢复了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密切 发生在社会不同领域和层面的争论、 事件都表达出知

互动 ， 担当起时代变迁的 自我理解和 自我表达。 识和文化上的转向 ， 中国社会开始寻求某种打破新自

由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的方法和视角 ，
重新认识和把振

一

“

底层文学 与重估
”

改革之痛
”

社会转型进程 中的核心议题 ， 在这种经济和文化转型

过程中 出现的
“

底层文学
”

变成了把对抗市场和中产

文学内部那些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的叙事提供了某 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 、 知识 、 或者形式化系统的

种历史脉络来梳理和把握阶级话语的消失与
“

底层话 话语实践关联在一起的整体 ， 在建构出重新认识和想

语
”

形成之间的隐秘关联 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出现与发展 象社会转型复杂性的开阔视野时 ， 也为如何把握中国

又把文学放置到 了更为深层的价值主张和更为丰富的 工人阶级的崩淸和再造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可能。

现实情境中 ， 那些几乎和 《那儿》 的发表同时出现的 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， 本文认为
“

郎咸平事件
”

把

发生在不同领域的学术争论和社会事件同样参与建构 国有资产私有化设定为 年代改革的核心议题的同时 ，

现代中文学刊



用以揭示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及其由此而造成的剥削 为人的尊严和身份认同的
“

困惑
”

和危机 ， 是否包含

事实的财务数据和理论逻辑 ， 同样建构出工人阶级
“

底 了新的政治力量崛起的可能性 ？

层化
”

的视角 ， 在这个意义上 ，

“

郎顾之争
”

、
《改制与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形成重新把
“

工人阶级
”

带回 了反

中 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》 和 《那儿》 都可视为关于
“

底 思改革 、批判市场正当性的视野中时 ，这些被
“

大厂
” “

吐

层
”

的
“

叙事系统
”

。 《那儿》 的发表之后 ，

“

郎咸平 出
”

来的工人 ， 却被再现为被飞快速发展的市场
“

甩
”

事件
”

， 把争论的矛头聚焦于国企改制 中的
“ ”

（管 出 了时代的主旋律和被社会和历史放逐的匿名群体 。

理层收购 ） 导向 ，
用客观的经济学数据和逻辑把

“

管用 《那儿》 中 ，

工人试图通过买入矿机厂的法人股 ，
重新

理者
”

利用国家退出形成的
“

制度真空
”

进行资产转移 占据工厂主人的位置的行动失败后 ， 朱卫国 悲壮地用

的过程和行为 描述
”

了出来 ，
用以改善和发展生产经

“

杀死 自 己
”

证明 自 己最终的 归属 ， 活着的杜 月 梅无

营为 目的产权改革 ， 变成了企业管理者巧妙而高超的资 奈地走 向 了基督教 ， 在宗教的悲悯中完成了抚慰现实

本运作 ， 根植于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劳动和奉献积 创伤的 自 我救赎⋯⋯单位制的 崩溃使得工人与工厂之

累而成的国有资产 ， 在建立市场需要的现代产权机制的 间的关系从
“

制度性依附
”

变成了契约式的利益关系

过程中 ， 被管理者
“

合理
”

地掠夺了 。 从国内主流经济 时 ， 建立在单位制基础之上的 、 被社会主义建国运动

学界对这种批判的集体沉默到随后逐步展开的反驳过程 锻造 出来的阶级意识 、 主人意识是否也能随着不公正

中 ， 国企改制中的私有化和普通国企职工遭遇到的
“

制 的股权置换的展开而烟消云散呢？ 小说用朱卫国的死

度性侵害
”

被关联在了
一

起 ，
工人阶级在改制过程中遭 来指认工人对抗市场化过程中的

“

私有化
”

和
“

不公

遇到的经济不平等成为质疑产权 、 市场 自发性及其正当 正
”

的正当性 ， 用调查组介入矿机厂的改制来抚慰现

性的前提和基础 。
经济学界内部开始形成了 另

一

种与 实中工人阶级承担的
“

转型之痛
”

时 ， 恰恰也暴露出

坚持市场和私有化不
一样的声音和理论视野 ， 在这种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无力和空洞
——

无法进入中 国工人阶级

把平等作为价值取向 、 把在改制过程中失去了主人地 形成和溃败的历史脉络 ， 把握不住社会主义建国运动

位的广大国企职工建构为被剥夺 了参股权 、
从而无法 所塑造的中 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 内在危机与新时期

“

改

作为和管理者对等的契约主体进人到市场交易中的
“

弱 革者意识
”

之间的内在关联 。

势群体
”

的
“

叙述
”

中 ， 底层化的中 国工人阶级为重 缺失 了历史纵深感的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既不能挖掘 出

审
“

改革之痛
”

提供了新的议题和视角的同时 也把
“

工 朱卫国反抗行为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和动力 ，
工人 的

人阶级
”

重新带回到了各种知识、 话语和思想激烈交 抗争意识被小说中的
“

底层话语
”

局限在了利益诉求

锋的中心 。 这个在
“

年代建立市场机制过程中被 的层面上 。 于是 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极大地简化市场化过

制造出来的
“

弱势群体
”

和
“

社会底层
”

标界出 了 国 程中造成工人抗争行为的原因和意义时 ，
也失去 了认

企改制中的政治维度 ， 如果说反思国企改革由此获得 识和把握转型历史中蕴含着的那种复杂和丰富的现实

了重新认识和把握正在发生的
“

大转型
”

的现实与意 性的能力 ， 在指认市场破坏工人阶级的 同时 ， 遮蔽了

义的可能 ， 那么 ，

“

中 国工人阶级
”

被重新
“

发现
”

就 再造工人阶级的可能
——小说没能意识到朱卫国在对

成为观照当下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政治经济学命题 。 抗私有化过程 中遭遇到的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的背后是政

这样看来 ， 就不能局限在狭义的
“

审美性
”

创作 党政治转型的社会现实 ， 反而没能关注到工人的利益

或者
“

纯文学
”

的框架下来解读和探讨几乎和
“

郎咸 诉求和政治尊严之 间的内在关联 ，
发现不了

“

制度性

平事件
”

、

“

左右之争
”

同时发生的 、 作为 文学事件的 依附
”

之外 ，
工人与工厂之间的那种已经内化为情感

《那儿》
，
以及由此而成形的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。
这些发生在 的血 肉关联——沦落为社会底层 的工人 自然地保留着

文学外部的事件 、 争论以及江苏通裕集团工人的现实 对工厂的
“

亲近
”

和热爱 ，
工厂有着对普通工人巨大

抗争和 《那儿 》 的主题与内容之 间呈现出的密切关联 ， 而丰富的情感上的感召力 。
《那儿》 中 ， 管理者往往是

把
“

中 国工人阶级
”

的分化与再造变成 了关于改革和 与工人对立的 、 抽象的
“

他者
”

， 这个面 目模糊的
“

符

社会转型的
“

问题探讨
”

， 我们要做的似乎更应该是贴 号化
”

的群体常常以剥夺工人的物质利益 、 践踏工人

着 《那儿》 提出的
“

问题
”

来追问 ：

“

底层叙事
”

是如 对工厂真挚感情的双重破坏者的形象 ，
发挥着推动故

何形成的 ， 它的出现对应着什么样的历史语境？ 小说 事的发展 、 呈现下岗工人的生存困境的功能 。 这种站

在把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转变为文学叙事时 ， 又在 在工人的角度对
“

管理者
”

速描式的勾勒肯定 了
“

制

何种程度上推进 了问题？ 那些被理论界 、 知识界用资 度依附
”

化约不 了的阶级意识的存在 ，
彰显出阶级尊

料 、 数据和逻辑把握的现实 问题进入到 《那儿》 中 ， 严和政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 。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漠视和遮

转变成
“

底层劳动者
”

直接的生存经验和命运遭际时 ， 蔽了这种蕴含着阶级意识的
“

情感碎片
”

，
找不到支撑

《那儿》 又呈现出 哪些被各种理论 、
知识遮蔽 了的现 和肯定工人抗争合法性的力量究竟在哪里 。 在 《那儿》

实的复杂性 ， 文学的想象和叙事如何溢出
“

底层话语
”

中 ，
下岗工人的反抗依然被局限在资本的运作逻辑之

建构出来的历史与现实 ， 在它所处的这个古老民族开 下 ，
被动 ，

无奈
、
消极 ，

失去了在转型社会 中重返甚

始创造性的 自我转变的历史中 ？ 作为参与 和想象性的 至是想象阶级的可能 。

重构活动 ，
《那儿》 不仅

“

讲出
”

了
“

底层
”

的 出现和

传统阶级共同体崩溃之间的 内在关联 ，
更重要的是 ， 二 、 代表性危机

”

与重返工人阶级的可能

当用文学的笔触直面沦落社会底层的工人们的生存困

境时 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无力讲清楚 、 说明白却事关工人作 不论是国企改制下传统工人阶级的崩溃还是全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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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时代新工人群体的崛起 ， 都是中国社会
“

大转型
”

有 ， 如何能代表矿机厂的 工人 ？ 在事关矿机

的表征 。
这种巨大的 、 创造性的 自 我转化并没有如

“

大 厂存亡的危机时刻 ，

“

工会主席
”

的 身份没有增加工人

爆炸
”

和
“

休克疗法
”

那样造成中 国社会的剧烈动荡 ， 的信任 ， 积极主动地参与朱卫国动 员和组织的反抗行

却也触动了主导的政治 、
经济制度和基本的社会结构 ， 动 ，

工人反而因朱卫 国的
“

工会主席
”

的身份 ， 表现

这是
一

个既孕育了丰富的可能性 ，
又隐含了前所未有 出了某种冷漠 ， 使朱卫 国变成了

“

孤胆英雄
”

， 陷入到

的危机的过程 。 当这种复杂性进入到 《那儿 》 中时 ，
了认识上的困惑 ，

“

工人阶级怎 么能这么冷漠？ 这么 自

那些被
“

大转型
”

裹挟进市场机制的人们的情感 、意识 、 私？ 这么怕死？ 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
生活方式甚至文化表达和行为模式中 ， 还铭刻着依稀 吗 ？

”

尽管后来工人还是选择相信朱卫 国 ， 交 出房

可见的阶级共同体的
“

痕迹
”

，
这些政治和文化的

“

碎 产本准备在朱卫国 的领导下
“

拼了
”

， 但当这种想要通

片
”

和 细部
”

与市场机制及其意识形态之间充满张 过购买企业股票 ，
重掌工厂所有权的行动失败后 ， 朱

力的结构在了一起 构成了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斑驳和断裂 。 卫 国只能用
“

死
”

来表明 自 己的
“

清白
”

的结局 ， 更
“

底层话语
”

作为叙事 ， 确实指涉出 了市场和全球资本 为深刻地把朱卫国的悲剧指向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 。

时代价值的赋予方式和意义的结构方式 ， 然而 ， 这些 如果说下岗后杜月梅沦落为
“

霓虹灯下的哨兵
”

“

碎片
”

指 向的是在克服资本异化过程中把底层劳动者 是沦为
“

底层
”

的工人阶级 ， 在承担和消化了 国企改

不断地整合进国家主权的历史 、 政党政治和文化创造 ， 制的成本和风险之后 ， 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窘迫的群

它们的存在又触及和动摇整个
“

叙事系统
”

的稳定能力 。 体处境 ， 那么 ， 为什么朱卫国决定用抗争捍卫矿机厂

于是 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虽然受到转型时代政治 、
经济 、

文 工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， 却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 ，

化等的规约 ， 但它的内部包含着不断地回应或溢出这 反而陷入了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之中 ？ 或者更为有力的 问

些规约和限定的罅隙和歧异 。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结构中 自我 法是为什么经济上的压迫没有 自 然地转化为下岗工人

消解的倾向和不确定性 ， 折射 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 自 觉的阶级意识？ 值得关注的是 ， 《那儿 》 的
“

复调叙

丰富性 ， 使得重返工人阶级的可能变成了重新认识历 事
”

使朱卫国的抗争动力变得有些含糊性 ，
从而使文

史 、 把握时代脉搏的
“

问题
”

。 本获得了
一

种可以追问下岗 工人抗争合法性应建基于

在提及 《那儿 》 的艺术特色时 ， 很多评论家都注 何处的可能 。 在小说叙事者
“

我
”

的拷问下 ， 小舅朱

意到 了小说的
“

复调叙事
”

，
而曹征路也不讳言 ， 称 自 卫国反抗的真实动机是爱情 ， 把扰争的动力 归结为私

己追求的就是
“

众声喧哗
”

。 曹征路刻意在作者 、 叙 人情感本身就是
“

讲述话语的年代
”

对文本宰制的表征 ，

述者与人物之间制造相互间离的效果 ， 提供不同的视 然而比较含混的是 ， 这种情感在
“

我
”

的
“

去政治化
”

角和意义 ， 把朱卫国反抗的行动变成了
一

种可以不停 的眼光 中依然顽强地流露出阶级认同的
“

痕迹
”
——

地拷问和质 疑的事件 。 随着朱卫国抗争行动的展开 ，

“

那时候的杜月梅还是车间 团支书 ， 活波 、 快乐 ， 天天

各种与朱卫 国的思想意识互不相容的声音和话语进入 还唱 着歌——年轻的朋友们 ， 大家来相会 ，
天也美 ，

到 了文本的结构中 ， 再现出现实语境的复杂性 。 正如 地也美 ， 春风惹人醉
——

咱们二十年后再相会
”

， 唱

目 光敏锐的学者指出 ， 小说中那个玩世不恭的叙述者 着 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》 的
“

车间团支书
”

， 这是阶级
“

我
”

其实是
一

个
“

来 自所谓
‘

去政治化
’

年代长大的 共同体提供给杜月 梅用来确认身份认同和的生活统
一

年青人的视角
”

，
这正说明 了

“

我
”

为什么不能理解 体的表达结构 ， 指 向的是政党借助单位制建构出生产
小舅朱卫国反抗的动力 ， 甚至怀疑他

“

真的没有一点 和生活统一的整全性的伦理世界 。 在这个整全的世界

点私心吗 ？ 或者因为他太崇高太伟大了 ，
所以让我不 中

， 阶级认同转变成了 日 常生活 ， 潜在地规定了共同

太相信
”

。 这些由朱卫国抗争行动触发的 、 具有消解 体成员的情感结构 ， 特别是接下来
“

我
”

又讲出 了朱

阶级认同倾向的声音和话语出现在了阶级共同体的 内 卫国受到刺激决心反抗的原 因 ，

“

这个女人从前是那样

部 ， 这本身就指认了工人阶级的溃败和分化 。 当生活 的快乐那样的单纯 ，
跟在他后面师傅师傅地 叫着 ， 咯

在工人新村的人们从对工厂的依附 中
“

解放
”

出来 ， 咯咯咯地笑着 ， 如今为三十块五十块就能随便跟人睡

自 由地进入到
“

市场
”

谋生时
，
深埋在 日 常生活肌理

一

下
，
她没有法子 ， 因为她还是个母亲 ， 她还有

一

个

中的痛苦和苦难在
“

去政治化
”

的时代 ， 变成了个人 住在医院里的孩子 。 可她心里还有尊严 ，
还有向往 ，

不能言说的
“

秘密
”

和痛处 ，
工人阶级的分化不仅仅 她不能让小舅看不起她 。 这些都让小舅很受伤害 ， 他

是 由外在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带来的物质贫困 ， 更重要 不能不对这个女人 ， 还有跟这个女人
一

样的工人负起责
的是劳动者的有尊严的精神世界的消失 。 小说中的杜 任

”

，
关键的是杜月梅

“

还有尊严 ，
还有向往

”

，
这意味

月 梅由从前的文艺骨干变成了新时代的
“

霓虹灯下的 着由阶级共同体所创造出来的那个有尊严的生活世界

哨兵
”

的遭遇 ， 就是这种危机的集中体现。 小说中 ， 确实存在过 ， 才有杜月梅
“

太要强
”

的尊严和
“

太需

在
“

我
”

的拷问下 ， 朱卫国承认了被杜月梅下岗后的 要钱
”

的贫困之间激烈的碰撞 ， 而像杜月 梅这样的下

生存困境刺痛 ，
才决意要通过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利 岗工人承担了国企改制的风险和成本 ， 这种隐忍和牺

益 。 然而 ，
随着朱卫国抗争行为的逐渐展开 ， 朱卫 国 牲不但得不到 国家和社会的承认 ，

更重要的是随着国

并没有成为
“

振臂
一

挥 ， 应者云集
”

的英雄 ， 反而深 家的退出 ， 劳动者的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被剥夺和击

陷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 ： 在工人眼里 ， 朱卫 国成为和腐败 砗了 。 朱卫国正是从杜月 梅的生存困境中意识到 了 捍

的管理者合谋 、
骗走工人集资款的

“

工贼
”

； 在上访过 卫劳动者尊严的正当性 ， 才决定抗争的 。 这也解释了

程中 ， 朱卫国又被上级主管部门质问连法人资格都没 为什么 当朱卫国身边的亲人反对他抗争时 ， 他动用 了

现代中文学刊



“

革命家族
”

的传统和记忆来表达 自 己抗争行动的正 当 反 驳 ， 远没有它宣称的那样深刻有力 ， 而是不可避免

性 。
可见 ， 社会主义建国运动创造 出来的劳动者的尊 地与之陷入复杂的观念纠葛之 中 ，

无法真正找到追查

严政治确保了朱卫国抗争的正当性 ， 可是 ， 为什么朱 历史真实样貌的认知路径
”

。

卫国还会陷入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呢 ？

小说有意在叙事者 、 人物和作者之间制造间离的 三
“

底层话语
”

的双重遮蔽

效果 ，
用

“

众声喧哗
”

来表达现实 的复杂性 。 小说中

除 了朱卫 国 自 己的声音之外 ， 还存在着叙事者
“

我
”

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 ， 可以看到底层话语的

的声音和作者 自 己的声音 。 如前所述 ， 叙事者
“

我
”

内在 困境——既无力对中 国阶级的形成和崩溃做出真

是
一

个
“

来 自所谓
‘

去政治化
’

年代长大的年青人的 正的历史分析 ， 也不能理解和把握重返工人阶级的可

视角
”

， 而读者只能通过这种
“

去政治化
”

的视角来理 能性
。
在 《那儿 》 中 ，

工人不仅不相信身为工会主席

解为 什么要在工人阶级 已经分化的现实 中坚持抗争 ，
的朱卫国会 自 觉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， 捍卫普通

而作者曹征路又明确表示
“

在我国说
‘

无产阶级的主 工人的利益 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， 底层话语缺省了工

体性
’

也许只是
一个幻觉 ， 所以小舅的抗争才具有深 人对

“

朱卫 国之死
”

的 反应 ， 只是让活着的杜 月梅乞

刻的悲剧基础 。 曾 经有过的阳光明媚的空气也是稀薄 灵于宗教的 自 我救赎 ， 有意地回避底层化的工人阶级

的 ， 只是他们 自 己并不这么认为 ， 真诚地迷失在概念 即将面临的命运抉择 。
于是

， 尽管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把被

里
”

， 这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的质疑同样进入 压迫者建构为整体性的社会存在 ， 但是 ， 个人主义话

到了文本中 ， 于是 ， 在 《那儿 》 中 出现了戳穿幻想的 语依然潜在地支配着底层话语 ， 可以看出 ， 在 《那儿》 中 ，

反讽 朱卫国在上访时听说新盖工会高楼 天真地以为 ： 作家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市场扩张触发的社会矛盾以及
“

这说明咱工人阶级还是有地位呀 ，
工人还是国家的主 下 岗工人在面对和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 ， 形成的鲜

人公不是 ？

”

， 正是叙事者
“

我
”

的去政治化视角和 活的阶级体验 ，
而是把关注的 目 光锁定在个人的生存

作者的质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 ， 遮蔽 了朱卫国 境遇和精神危机 ，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言 ， 作家往往以

阶级意识构成的历史逻辑 ， 抽空 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人道主义同情和悲悯态度 ， 书写底层 民众在苦难生活

教育的历史 内涵 ，
工会主席的社会身份非但没有确保 中的善恶纠葛与人性挣扎 。

“

去政治化
”

的逻辑消解了

朱卫 国放手发动下岗工人对抗不平等的正当性 ，
反而
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把握社会整体矛盾的可能 ， 社会不平等只

使朱卫国深陷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的悖谬性 ， 凸显 出
“

政 能被直接呈现为个人不平等 ， 底层化的国企工人在对

党行政化
”

的现实 。 抗市场扩张中的
“

私有化
”

的行动和声音就被遮蔽 了 ，

汪晖认为 ， 当代 中国的主导政治正经历着从
“

政 工人只能作为消极被动的
“

弱势群体
”

进入到底层叙

党政治
”

转 向
“

后政党政治
”

， 这
一

转变的显著特征是 事中 。

“

政党国家化
”

。 所谓
“

政党 国家化
”

， 是指
“

政党 日 益 虽然
“

底层话语
”

把重返工人阶级带 回 了重新认

服从于国家的逻辑 ， 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 ，
逐 识和把握

“

第二次大转型
”

的 中心 ， 指认 了工人阶级

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 ， 从而丧失 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 分化的现实 ， 但高度
“

去政治化
”

的逻辑却把工人阶

和政治运动的特征
”

。 这也就是说 ，
改革时代的政党 级的溃败和分化指向 了僵化了的

“

党国体制
”

。 《那儿》

与阶级政治的对应关系逐渐弱化 ， 它不再仅仅作为劳 的工人已经把
“

工会主席
”

当成官僚化的
“

管理者
”

，

工阶级的代言人 ，
而是成为全体人 民的利益代表 。 政 而朱卫国在上访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官 员最终无视

党的政治动 员功能减弱 ， 而行政组织功能凸显 。 与此
“

管理者收购
”

对工人利益的践踏的现实 ， 其实都透露

相应 ， 在宪法框架下 ，
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政治 出作者曹征路把企业衰败、 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原因 归

规定性逐渐空洞化 ， 转而成为社会治理结构 中的特定 结于建国时期形成的
“

党国体制
”

。 这种意识进入到小

阶层 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 ，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， 说的叙事中时 ， 我们发现 ， 并不是由 朱卫 国直接讲述

原本建基于政党政治的阶级尊严 ， 逐渐丧失既有的合 矿机厂的历史 ， 朱卫国 只能在叙述者
“

我
”

的转述中

法性地位 。
换言之 ，

“

第二次大转型
”

触发 了当代 中 发 出 自 己的声音 ， 矿机厂的历史或者说从社会主义建

国主导政治制度的的转变 ， 那种将底层劳动者不断地 国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的历史 就在
“

我
”

的
“

去政治化
”

整合进国家主权中的政治过程终止了 ， 才造成了朱卫 逻辑的宰制下 ， 变成 了
“
⋯ ⋯到了七十年代末已经发

国面对的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 ， 底层话语中 的
“

去政治化
”

展成设备总吨位号称江南第
一

的大厂 ， 拥有三千多人

倾 向消解了底层劳动者抗争与尊严政治之间的密切关 和五百多工程技术干部 。 按小舅 的说法 ， 除 了 飞机不

联 ， 朱卫国的反抗被表达为
一

种不被时代理解地 、

“

知 能造 ， 他什么都能干 。 到 了八十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

其不可为而为之
”

的悲剧 阶级意识只能以
“

私人情感
”

的时候 ，
厂里要求分出

一

部分生产能力开发电冰箱 （
那

和
“

革命家族
”

的 回 忆进入到底层叙事中 。
而朱卫国 时海尔小鸭美菱那些牌子连影子都还没有呢 ） ，

可上级

也并未超越技艺超群的
“

大工匠
”

的形象 ， 劳动的价 就是不批准 ， 说是要坚持为矿山服务的方向 。 好 ， 就

值局限于个体化 、 技术化的 自 我实现 ， 新启蒙话语中 为矿山服务 。 那时厂里毎年都有电解铜计划 ， 当时市

的核心观念潜在地支配着底层叙事 ，
正如曹征路的

一

场上电解铜八千多一吨 ，
而计划价才四千多一吨 ，

谁

位犀利的批判者指出来的
“
⋯ ⋯换言之 ， 他

一

方面在 能批到条子谁就能发财 ， 当时倒腾铜的人比苍蝇都多 。

美学上反对
“

新启蒙
”

， 另
一

方面又在价值上赞同这种 厂里根据这种情况 ，
决定 自 己拉铜杆拉铜线 ，

这样每

个人主义观念 。 这样来看 ，
底层写作对

“

纯文学
”

的 吨可以卖到两三万 ，
可上级一看又不干了 ， 愣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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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厂的拉线车间给砍掉了 ， 眼睁睁看着那些倒爷在厂 释
“

叙事
”

，
本文更强调

“

虚构
”

反过来可以被理解为

门 口倒卖调拨单 。 拿到调拨单还不提货 ， 转手又卖给
一

个
“

叙事系统
”

，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和
“

底层问题
”

别人 ， 就是活抢啊 ！ 小舅 可领导还要我们维护大

局 。 好 ， 就维护大局 。 到了九十年代 ， 等人家把市场 着

雌叙事 ■醜 ，

、

或雜
“

雌

、

■真实的腿
自

仅
就 而存在 。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得益于王钦的论文

冰 。 谁怕谁啊 ，

一直到九十年代末 ， 我们 其实还疋 会主义新人
”

的可能性建构及其瓦解
——

以 〈中国青年 〉

能生存的 。 虽然工人多
一

点效益差
一

点 ， 可我们生产 的四次问题讨论为中心》 详见其导言 《
“

社会主义新人
”

的收割机拖拉机还是不错的 ， 农用机械还是有市场的 ， 的可能性条件与
“

寓言化叙事
”

》 可在中国知网上査阅 。

还是垮不了 。 好 ， 他看你还不垮 ，
他就给你换领导班 崔之元 ：

《郎咸平现象的深层原因》
，
经济观察网

，

子。 非把你搞垮不可。 他给你▲上
一帮 污犯来当领导 ，

看你垮不垮 丨

“

。
社会主义建国时期政党政治所主导

的
“

党
一

国互动
”

的政治整合机制 ， 在
“

我
”

士 牲 义而 她八
丨

转里的中 也、
， 将研九的重七、放置到 了生产的过程 ， 试

图在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滅本全球化随论视野中探讨

輔相工人隨的聰性 ， 《社会转型与中
力量 ， 获得了独立于国家和资本的地位 。 底层话语 国工人阶级再形成 《社会学研究 》 年第 期 。

肯定了市场不证 自 明的合理性 ，
用市场来祛除了社会 符鹏对于阶级想象和底层话语困境之间的关联 ， 有着详

主义建国运动锻造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
——新中 国第 实和具有阐释力的论述 ， 参见他的 《阶级想象的危机和

一

代产业工人是在国家主导的 、
基于和工人阶级生活 底层话语的困境

——重读小说 〈那儿 〉 》
，

《中国现代文

的互动的政治过程中获得阶级意识的 ， 在社会主义建 学
巧
究丛 年第 期 。

国和市场经济间建构起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 。 这样
“

底
《

，路 谈 ： 关于 〈那儿 〉 》
，

《文艺理论与批

层话语
”

既遮蔽了传统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 ， 又 “库 巨加 本瞎

￡ ￡￡ ￡
黄摹译 《杭州 师‘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蠃 》一‘

工人阶级的现实处境表达出道 的同情和愤怒 ， 现 第 期 。

实 中工人在反抗
“

私有化
”

的 动和声 如汪晖在 曹征路 ： 《那儿》 ，
《当代》 年第 期 。

《改制与中 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》 中揭示出来的 ， 用 符鹏把杜月 梅的形象摆放在 年由
“

潘晓讨论
”

所

血泪书铸就的高度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就被这种道 表征的人生意义危机的脉络中 ， 认为杜月 梅的
“

堕落
”

德层面的义愤和悲悯淹没了 底层话语再也无力
“

看到
”

是新时期出现的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精神伦理问题的延

市场再造工人阶级的可能性 ， 难怪曹征路会说 ：

“
一

段 伸 ’ 认为曹征路没有对这种潘败做出历史性分析 ， 而是

时间来 ， 国营企业和工人只是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存在 芒
的作脑 当于西方 国家的中产阶级对社会的 識

变动中加以 阐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， 特别有助于

理解有尊严的劳动者的精神世界和再造工人阶级之间的

注释 ： 现实关联 ， 感谢符鹏 。 详见 《阶级想象的危机和底层话

年 ，媒体不断地重提 郎顾之争
”

认为
“

郎顾之争
”

语的 困境
——重读小说 〈那儿 ， 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

提出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是改革中不能不争论的重 丛刊》 年第 期 。

大理论问题 ， 当时的
“

不争论
”

使得原本向经济 、 政治 曹征路 ： 《那儿》
，

《当代》 年第 期 。

体制纵深延伸的讨论戛然而止 。
这种为避免过早触及改 同上 。

革核心问题而采取的
“

不争论
”

的态度并没有消除论战 丨 同上。

双方的分歧 ，
反而随着两极化社会的形成 ， 为改革共识 同上 。

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。 这种重看
“

郎顾之争
”

的观点不仅 李云雷 ： 《曹征路访谈 ： 关于 〈那儿 〉》 ， 《文艺理论与批

肯定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事实 ， 更为重要的是 ， 当这种 评》 年第 期 。

主流媒体发 出无论左右 ，
召唤

“

郎先生
”

和
“

顾先生
”

曹征路 ： 《那儿》
，

《当代 》 年第 期 。

回来的声音本 身就意味了权力话语无法直面
“

国退民 参见汪晖 《全球政治的
“

代表性
”

危机与后政党政治》 ，

进
”

的私有化改革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，
以及在反 《文化纵横》 年第 丨 期 。

抗这种不平等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的嵋起。 详 符鹏 ： 《阶级想象的危机和底层话语的困境——重读小

见 《

“

郎顾之争
”

十年祭 》
，

说 〈那儿 〉 》 ， 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》 年第 期 。

。
同上

。

汪晖 ： 《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
——江苏通裕集团 曹征路 ： 《那儿 》 ， 《当代》 年第 期 。

公司改制的调査报告 》 《去政治化的政治 ： 短 世纪 本文借鉴了汪阵提出的
“

党一国
”

互动的政治整合方式 ，

的终结与 年代》
， 北京 ：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

，

详见 《去政治化的政治 、
霸权的多重 构成与 年代的

年 ， 消逝》 《去政治化的政治 ：短 世纪的终结与 年代 》 ，

对于
“

虚构
”

和
“

叙事
”

之间的关联 学术界已有很多探讨 ， 北京 ：
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， 年 。

“

新历史主义
”

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理论也强调 李云雷 ：
《曹征路访谈 ：

关于 〈那儿 〉》 ， 《文艺理论与批

从虚构方式的角度分析历史叙事 ， 相比于用
“

虚构
”

解 评》 年第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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